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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杨 　 波　 　 　 翟 若 男

摘　 要：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 朱熹在编纂此书过

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
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

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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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学术成就

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热点。 他于乾道九年

（１１７３）编成的《伊洛渊源录》，全面客观地反映北宋

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

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学术史上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编纂特色

从乾道六年为母守丧到淳熙六年（１１７９）赴南

康军任上，朱熹在长达十年的寒泉著述时期，撰写出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逐渐建立起宏大的理

学体系与经学体系，完成了生平第一次学问思想的

总结。①《伊洛渊源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整

理并初步完成的。
《伊洛渊源录》共 １４ 卷，大致按照事状（或行

状、家传等）、年谱、墓志铭、哀词、祭文、墓表、赞、奏
状、书信、遗事等顺序排列，以周敦颐为开山之祖，以
二程为上继孟子道统的“圣人”，收录了四十余位理

学家及其弟子的传记资料。 该书严格按照“道统”
的标准加以编排，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

学派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编纂特色。
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

朱熹多次与友人谈及《伊洛渊源录》的成书曲折：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

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薛
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②，“裒集程门诸公行

事，顷年亦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
者是也。 当时编集未就，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
心甚恨之”③。 尽管是尚未定稿的草本，但朱熹在编

纂过程中搜集整理了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尽量用

最原始的史料表明自己的理学观点，自有其独特的

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被誉为“北宋五子”的周敦

颐（卷一）、程颢（卷二、卷三）、程颐（卷四）、邵雍

（卷五）、张载（卷六），是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贡献较

大的人物，也是书中分量较重、着墨较多的核心人

物。 对于那些没有专门传记资料记载的理学之士，
朱熹则专列一卷， 设置 “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

者”④，著录了曾就学于二程或推崇二程的理学之

士，大致考证出王端明、刘承议、林大节、邢尚书等

２０ 人的简要生平事迹及资料来源， 表现出史家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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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态度。
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

朱熹在编纂此书时，并未按照严格统一的体例去编

纂，而是在精心编排文献材料的过程中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臧否人物，省察世情。 如卷一《濂溪先生》，
首列《事状》，只有短短八百余字，却叙述了周敦颐

的家世源流、仕宦经历、主要行迹、性情品格、著述影

响等，勾勒出濂溪先生传奇的一生及其对二程的学

术影响，正面表达朱熹对理学宗师周敦颐治学思想

的看法态度。 《事状》之后，还附录有“遗事”十四

条，分别从伊川先生、河间刘立之、程氏门人、明道先

生、王君贶、邵伯温、吕本中、邢恕等人的言谈之间或

相关记载中，侧面反映出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

面貌以及同时代人对周敦颐的不同认知和评价。
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

比。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类著作，《伊洛渊源录》继承

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采用的“互现法”叙事传

统，将同一人物的不同事迹分散在不同地方来描述，
有的放在人物本传中，有的放在相关人物传记中，有
的放在同时代人或后人的评价中，这样既做到重点

突出，又能够互相补充，较好地避免了同一事件的重

复叙述。 如在评述北宋理学宗派另一核心人物程颐

时，卷四《伊川先生》分别著录了反映程颐生平事迹

的《年谱》《祭文》《奏状》以及“遗事”二十一条等文

献，从不同角度展示一代理学大家程颐的生平事略

和时人对他的推崇品评，体现出“以人系事” “纵横

对比”的记述手法。
《伊洛渊源录》编成时，朱熹 ４４ 岁，正处于“由

博反约”的积累阶段，他“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
“大旨主于格物穷理”⑤，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家

之言。 该书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的编纂次序，以及采

用的编选、注解、辑录、考证等多种治学方法，正是遵

循了宋代理学的内在发展轨迹。

二、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伊洛渊源录》把北宋理学家的传记资料，编排

成以二程为中心的理学谱系，并就各位传主的学术

思想进行溯源探流，标志着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框

架初步形成。
一是尊奉周敦颐为理学之正宗。 宋代理学能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是由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邵雍等人的交流论辩和深入探究。 这几位在当

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的理学家，因其身份、性格、
生活环境、学说观点之不同，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也各

有侧重。 《伊洛渊源录》卷一内容虽然简短，但视周

敦颐为宋学开山之祖的意味非常明确。 从宋代理学

的发展轨迹来看，周敦颐被后人尊为理学之正宗，与
朱熹的大力推尊有很大关系；但从全书的结构布局

及征引文献的内容来看，朱熹并未因推尊周敦颐而

刻意贬低宋代其他理学家的贡献。 书中文献表明，
二程年少时曾经受业于周敦颐，后来的成就实由自

得；张载之学比较纯正，程颐却说他“有苦心极力之

象，而无宽裕温厚（一作和）之气”⑥，故而后人对其

的尊崇不如二程；邵雍之学偏重于数，理学家认为其

学说不够正宗。 要而言之，“周子以主静立人极，明
道易之以主敬，伊川又益之以致知，其学实一脉相

承；朱子又谓二程之学，出自濂溪；后人遂尊为理学

之正宗焉”⑦，南宋理学与北宋理学之间有着清晰的

传承脉络。
二是确立二程为传承儒家道统的核心人物。 从

儒家道统的传承来看，明道先生程颢是继孟子之后

传承圣人之道的第一人，也是《伊洛渊源录》着墨最

多的灵魂人物，其理学思想堪称北宋理学宗派的总

纲领。 朱熹用整整两卷内容为程颢立传，对程颢的

学术经历、学术观点、文章道德等进行了相对客观而

公允的评价。 卷二首先著录了伊川先生程颐所撰

《行状》，详述了程颢的主要生平行迹、家世背景、为
人处世、为学求道、治学路径之大概。 录之如下：

　 　 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 见善若

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 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

物而动有常。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

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

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

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⑧

这里所说的“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正是程

颢对儒家道统的理解。 程颢主张“明于庶物，察于

人伦”，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最终实现了“辨异端似

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的人生理想。⑨在为人处

世方面，“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

饮于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
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
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

卒无得也”⑩。 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 到

“平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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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境界，也反

映出朱熹对这些现象的心理认同。
程颢与程颐是一起成长的兄弟和一起求学的伙

伴，更是一起问道的同志。 程颢去世后，程颐亲自

“状其行以求志铭，且备异日史氏采录”，认为“其所

以推尊称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盖不同也；而以为

孟子而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则同。 文多

不能尽取，取其有补于行状之不及者数篇，附于行状

之后”。 对程颢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孟子之

后“传圣人之道”的唯一传人。 程颐去世后，他昔日

的“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
而程颐生前曾经告诉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

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

可也”，表明他的理学主张与明道先生是一致的。

作为兄长的程颢，对兄弟二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贡

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做出过客观中肯的评价，认为

“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
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 在上述材料的采

录及铺排过程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二程先生“道统”
思想的领悟与思考。

三是肯定邵雍、张载、杨时、胡安国等人的学术

贡献。 如卷五《康节先生》记载，程颢在康节先生邵

雍墓志铭中写道，邵雍之学远有端绪，“先生得之于

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但论及其学术的“纯
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至于“其与

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
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所以厚风俗、成人材

者，先生之功多矣”，对邵雍的文化贡献给予非常高

的评价。朱熹在同书同卷还收录了《程氏遗书》中
关于二程与邵雍交往的记载，称“颢接人多矣，不杂

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对张载、邵雍

和司马光三人的学问纯粹不杂非常推崇；又如程颢

有“尧夫放旷” “风流人豪” “豪杰之士”之语，但认

为其学说犹如空中楼阁，“根本不贴贴地”，所以戏

称其为“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从中可见

几个人之间相识相知的深情厚谊。

朱熹编纂整理的文化典籍非常丰富，其中多有

影响深远之作。 如果说《太极图说解》和《程氏外

书》是朱熹对周敦颐和二程学说的深度解读，那么

《伊洛渊源录》 《近思录》等则反映出其对宋代理学

家学术贡献的客观展示，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解读中

年朱熹初步构建理学体系时不可或缺的载体。

三、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学术影响

吕思勉《理学纲要》认为：“宋学家为后人所尊

者，莫如朱子。 朱子于学，最宗濂溪及二程。 然于其

余诸家，亦皆加以研究评论。 至其哲学思想，则未有

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 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

更为透辟耳。 故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宋学之集

成者也。”《伊洛渊源录》的编纂过程也体现出这

一倾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引发了后世关于道学宗派和道学门户之

争。 如卷六《横渠先生》关于张载生平的记述及身

故后亲朋好友对其谥号的争论，反映出宋代学界对

如何遵循古礼的不同认知。 张载推崇“先王之遗

法”，“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谒告西归后居横渠故

居，日常生活就是读书、沉思、著述，颇有颜回的精神

境界，这也正与其“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
学必如圣人而后已”的观点相吻合。 张载去世后，
其亲属门人决定 “其治丧礼一用古，以终先生之

志”；司马光在《论谥书》一文中，指出张载“平生

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认为“关
中诸君欲谥子厚，而不合于古礼，非子厚之志。 与其

以陈文范（东汉陈寔）、陶靖节（东晋陶渊明）、王文

中（隋朝王通）、孟贞曜（唐朝孟郊）为比其尊之也，
曷若以孔子为比乎”；还有人认为，“横渠道尽高，
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对其皆推崇

备至，但对古礼的理解及践行方式却不尽相同。
二是拉开了续修理学经典著作的序幕。 朱熹在

编纂典籍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使用，还时

时不忘考证材料的出处、真伪，不忘辨析材料的取

舍、编排。 如《伊洛渊源录》卷三《明道先生》 “遗事

二十七条”其七记载：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对曰：“臣不敢远

引，止以近事明之。 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
‘公孙硕虏，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

盛。 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这段文字后面有一段考证性文字，曰：“见《遗

书》。 又按：《龟山语录》亦载此语，称周公赤舃几

几。 圣人盖如此。 若安石刚褊自任，恐圣人不然，恐
当以《遗书》为正。”朱熹用以史证经的方法去阐

发自己的学术理想，体现出追求历史真实、重视学术

实践的史家精神。 《伊洛渊源录》的草成，既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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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上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总结，也预示着朱熹对

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淳熙元年至淳熙六年，朱熹先后编订了《论

语集注或问》《孟子集注或问》《大学章句或问》《中
庸章句或问》《大学辑略》《诗集解》《易传》等，拉开

了续修理学经典著作的序幕，在推动儒家著作“四
书”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中年朱

熹虽然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伊洛渊源录》对
后世的影响却从未中断。 从后世仿照《伊洛渊源

录》的编纂体例引发的续修热潮来看，单是《千顷堂

书目》卷一一所著录的相关续作，就多达八种，反映

出明清时期学界对这类理学著作的传播与接受。
三是成为学案体史书的发轫之作。 有学者认

为，作为一部专为宋代伊洛学派立传的文献学著作，
《伊洛渊源录》汇集了各家碑志传状，记录了各位理

学名家的学术传记，又辑录了各位理学家的言行、著
述、语录及其他遗事，间或加以编撰者的按语、小注，
堪称后世“学案体史书的发端之作”。 钱穆先生

认为：“在中国纪传体的正史里，就包括有学者的传

记。 又如前面讲到过《高僧传》，那就等于佛学家的

传记，后来如朱子有《伊洛渊源录》，那就是理学家

的传记。”上述观点充分说明《伊洛渊源录》与后

世学案体著作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部专论理学源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

将人物传记从正史《儒林传》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

的学术史著作，学术人物的去取也不再受正史体例

的限制，故而能够相对全面客观地反映某一学派或

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体现出一代理学家的非凡气

度，但也引起后世学者的陟罚臧否。 正如《四库全

书总目·伊洛渊源录提要》所评，“其后《宋史》 《道

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 盖宋人谈道学宗派，
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 厥后声

气攀援，转相依附。 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

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并列举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中关于程颐嫡孙程源“直以伊洛为

市”的例子，以及“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
记末派诸人之变幻”等内容，指出有些极端人士“或
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认为“朱子著

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
儒以诗礼发冢，非诗礼之罪也”，其评价相对比较客

观公允。朱熹和他的《伊洛渊源录》，必将因其对

儒学的不朽贡献，在河洛文化研究和理学研究史上

继续绽放出理性之花。

注释

①关于朱熹寒泉著述时期的划分，参见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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